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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随处可见的树木，是白杨。
在伊犁，随处可见的树木，还是白杨。白
杨树，是大西北无处不在的影子。
来新疆之前，我对白杨的印象，仅仅

停留在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上，它不
惧贫瘠，不怕风沙，耐旱耐碱，昂然傲立，
代表着北方农民，以及中国人民的坚强
性格，是一种可亲而可贵的树种。
当然，这篇短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

景，在烽火硝烟的岁月里，白杨树象征
的，是一个民族站立的精神。因此不免
会想，也许是托物言志吧，而白杨树，
未必真有那么伟大。
但是，真正来到了广袤的大西北之

后，我才的确为白杨树的品格所震撼。
无论繁华的都市街头，光秃的天山

脚下，浩瀚的沙漠边缘，岑寂的荒原深
处，见到的最多树木就是白杨，而非想
象中占据主角的新疆胡杨。当你的心随

着单调的视野逐渐变得荒芜时，眼前突
然一亮，黄褐色的大地上矗立起一片令
人欣喜的绿色，不用说，那一定是白
杨。
白杨树无处不在，代表着这片辽阔

国土的铮铮铁骨和巍巍期望，照得见一
棵桀骜不屈的生命灵魂。任何一棵白杨
树，都长得尽量往高空延伸，更令人激
赏的是，它的树叶不像一般树木往两侧
随意蔓延，形成较大的树冠，而似乎遵
守了某种铁的纪律，与树干呈几乎30度
的夹角向上生长，一簇簇，一丛丛，就
像一支巨笔，或是一根旗杆，擎举着对
崇高和卓越的向往。
在新疆之行的终点，我对白杨树这

种滔滔江水般的景仰达到了高潮。因
为，伊宁是白杨之乡。
乡间路边，不时可见哈萨克族老乡

赶着牛羊，慢慢踱行在白杨树林下，映

在夕阳的背景里，恰是一幅绝美的乡居
图。在下榻的宾馆附近，白杨树粗壮得
几乎抱不过来，这是新疆其他任何城市
都没见到的风景。也是在伊宁，我进一
步认识了白杨，初生的白杨树干呈普通
的棕褐色，且粗糙不平，但越长越壮
后，树皮从根部起就变得光滑，颜色也
呈白色，也许，这就是何以称为白杨的
由来。
伊宁的另一植物象征，是薰衣草。

薰衣草，印象中来自欧洲，却没想到，
伊宁拥有中国一片最大的紫色。
据了解，伊犁河谷的薰衣草种植面

积占全国之首，总面积达2万余亩。从
欧洲引进的舶来品，已在华夏大地的西
域边陲落地生根。
伊宁街头，随处可见各种薰衣草的

专卖店。其中最有名的两个牌子，是伊
帕尔罕和解忧公主。每一个牌子都连系

着一个动人的传说，薰衣草的产品，既
有各种精油，也有简单加工后的香料。
向来不喜欢购物的我，这次却是例

外。与同行们一起，买了几瓶精油和几
大包香料，准备回去将其拆分，装进小
袋，放置房间和床头。带着迷人芳香的
薰衣草，不仅可起到安神静脑的作用，
而且，可以联想到远古的文明，优美的
传说，以及一颗坦荡从容的心灵。
如今，一旦感到累了，只要走进放

置薰衣草的家中一角，胸中顿时充溢着
从未有过的安宁。当然，也会联想到遥
远的伊宁，遥远的新疆，那瑰丽的自然
美景。
白杨树，抒写的是一种阳刚的美，

薰衣草，流淌的是一颗温柔的心。白杨
树和薰衣草，从不同的侧面镌刻了伊宁
这座城市的内核，也诠释了新疆以及整
个大西北的雄奇和壮丽。

白杨树和薰衣草
张凌云

河水浅了

河水浅了，抱不住一棵树
石子更浅，抱不住一滴水
麦地抱着岸，静静地等
一场小南风儿吹过
麦熟一晌

零星的行人，望着对岸
一条菜花蛇在麦芒上起舞
这是人群渴求人群的季节
脚印抱着脚印。试探着
从哪儿，更适合开镰

小满：致麦地

我不怨你小小的不满。
要怨，你就怨南归的燕子吧
“他谢世于一年之始，一月”
死亡的静寂——
一场迟到的雪
混在初春的冻雨里
就有了与悲伤相等的重量。
——落地成冰。冰化了
生疮。
疮不结疤：流脓、痒、淌血
我用草木灰，驴马粪
混合碎柴屑
天天抹擦你的头皮
直到从火焰里
提取最后一丝灰烬。
伤口，终究还是裸露了
你终究还是：秆稀、叶细、茎短
清谷夏满。
是的，你忘了疼
而疤未愈。
——再为你编两条漂亮的辫子吧
暂掩你头上的癞子
但遮不住——
穗瘦芒长。长长的，扎着你，愈加蜡黄
的脸

蝴蝶却在忙着

幼时瓢虫向成年过渡，需分解
挣脱，自己的旧乐器
蜕一层，响一层

蝴蝶却在忙着
被吹奏

同样都有斑点
同样头盖骨闪亮
——这乐器，是身上多余的器官

当斑点粘牢笛孔
叶片、草丛轻松多了
“两侧的音乐”自尽头而来

蝴蝶却在忙着
拆洗、晾晒。折叠时
也在听

汹涌

草和苗的目标是一致的
苗稍稍迟疑，草就会闻风跑来
草不像苗，能被宠着
草不挑剔土地的肥瘦而苗太娇贵
一直没高出它身边的草

苗的内心也有光芒，一次次被草遮掩
苗的光芒，只有我
一个人，看得见
——草和苗一起汹涌

为草送行。我必须
把手里的大锄头换成小锄头
才可以一再剔除。一场雨后
草又楞楞实实地长
这让我，蹲在地里恍惚

小锄头是单刃的，不像我刮脸的刀片
锋利的、寒冷的、潮湿的
这一面钝了，还可以用另一面
“一如万物的位移，来自我们内心偶尔
的呢喃”
而荒芜，总是从一头汹涌

陌生的翅膀

灌木丛又长高了许多
除非我们听不见
总有一种异样的默契
将我们的听觉拉低
一群叫不出名字的翅膀

收拢起荒芜的坟头
仿佛村里那些逝去的人
清晰的呼唤

一片忧伤旋转起来
即使我们认不出暗藏的生机
在这寂静的中午
我们不单单为了辨认
公开的或隐藏的敌人
叛徒、亲人、朋友
其实
当我们自己也长高了许多
我们的视线
一下子，就会熟悉天空

无从

大雨使经过的事物
获得两种对立的极端
天地滂沱。看不到远处，就不急着去看
渐渐地平息下来
一些多肉植物愈发膨胀
也更灰暗
迎面走来背蓑草的蓑衣人
他所看到的，我也看得到
使障眼法的人有好手艺
从很高的地方下来
洗过的天空，终究还是那颜色
“前后皆暗夜”，有苍茫参照的黑

灌木丛

那年我六岁，爷爷积攒了足够新鲜的枝条
——纤长、柔韧、通直
成捆地切成洋葱状的截面
扦插、密植、栽培、繁衍
一个人，为着一群人
爷爷在坑边沟沿荒坡细密的阴影里钻进
钻出
神秘，又如此模糊

我与爷爷一起，感受着生命的蓬勃
插哪哪活——
耐寒、耐瘠、耐旱、耐盐碱⋯⋯

现在，我孙子也六岁
身后一闪
钻进，灌木丛里

夏季村庄（组诗）
张凡修

“那个人家的车库弄得真好看！”妻子回来告诉我。
“哪家呀？”我问。
“就是门口长花的⋯⋯”
哦，妻子说的那家，我知道呢。小区里的人，只要从她家车库

门口经过，很少有不被吸引扭头多看两眼的。
她家车库门口，不仅只放花盆长花，而是花了银子精心设计。

门口的空地比较大，她用一米来高的防腐木条，上端尖尖的那种，
沿着门口，围了一圈两三米深的木篱笆，正对车库门的这边，设计
了一道对开的木栅栏门。门的上方，又架设了拱形的门廊，门廊两
侧，大花盆里养的，既有荼蘼，又有凌霄，一到季节，门廊成了花
廊，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沿着两侧的木篱笆，摆放了许多品种的
花，有常见的绿萝、吊兰、玉兰、月季、金桔、木芙蓉、杜鹃、仙
人柱等，也有不常见的我叫不出名的。它们中攀藤的，顺着木条往
上爬；不枝不蔓的，也紧靠木条，可着劲儿开花吐芳。因为花的品
种丰富，四季都有花开，她家车库门口，渐渐形成一个花香缭绕、
五彩缤纷的特殊小环境，有闲人专程站下看花，更多了蜜蜂和蝴蝶
在门口翩跹起舞。
我见过这家车库的女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子，长相清瘦，

眼圈有点黑，那天，她恰好穿了一件红夹袄，如一株傲然开放的丹
顶红。
妻子赞叹她家车库真好看时，正是她家的花儿开放最肆意的季

节。
“人家有闲情。”我说。
“我们家也有车库，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车库也弄成那样？又花不
了几个钱。”妻子说。
“你没看见，人家是女的在忙吗？”我推脱责任说，“你有那个雅
兴和时间？我们一日三餐都不能按时忙到嘴，哪还有闲情逸致养那
么多花⋯⋯”
没想到，我随便说说的这几句话，刺激了妻子——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不是总觉得人家老婆好，自己家老婆既懒
又俗？”
“这是我一厢情愿能决定的？”⋯⋯
发现妻子不是开玩笑，我不敢再多说。话说到这个份上，离抬

杠、吵架不远了。
一连几天，妻子果然频频跑花木市场，又上网查各种花架的价

格。手机上，她通过微信接连发来几幅图片给我看，问这种花开得
怎样，这款花架好看不好看。我总是半天才懒懒地回她一句：“还好
吧。”
随她意。她有兴趣弄，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把车库打理得四季

如春，花香四溢，没有什么不好。真要成了那个样子，坐在里面喝
喝茶、看看书，多雅致。所谓的雅室，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热情澎湃了几天，妻子却连一株花、一根花架材料也没买回，

也不再跟我提装饰车库的话题。这回轮到我忍不住了，问她：
“你的伟大计划实施到什么地步了？”
“什么伟大计划？”妻子似乎忘了这段时间和我反复讨论，甚至
还发生过争执的“工程”。
“车库门口的花呀⋯⋯”我提醒她。
“算了，不弄了。”妻子说。
“为什么？”我奇怪。
“你没看见吗？”妻子声音提高了八度，“那家车库弄得那么好
看，天天几个女的坐在里面打麻将，大煞风景，花都长糟了⋯⋯”
我怎么可能没看见。
经妻子一挑明，我也对计划中的“工程”没了兴趣。雅室，也

许跟花、跟装饰的风格和档次真的无关。雅，主要看人。

雅室
张正

雪山和草甸在梦想那边

乌兰草的芬芳在岩石上，在睡梦中

而你已经醒来，阳光不远

小酒馆倚靠在一边，没有风吹过栅栏

而我是旅客。内心像一个世界

站在高处，风中吹来草木的气息

那远山，那马匹，那铁线草上

辽阔的星空。比梦想干净

风中读诗的男孩，怀抱忧伤

内心孤独得像一面镜子

他的前方，有暮色有远方

他的幸福，比一朵野花更多

而我在窗边。看草甸上

返青的苔藓和黄昏垂落的梯子

而你在人群中歌唱，滚动的车辙声

高出人影一寸。落日又偏西⋯⋯

除了寂静

寂静，除了寂静没有别的

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对话

拥抱在一起。我确信

它们的语言是一簇盛开的马兰

喧哗，石缝间蔓生的杂草

破旧的马车将云彩运往天边

那落日的悲歌又把金子般的岁月

抖落在大地尽头

苍茫，除了苍茫

远山的草色铺向未知的远方

石壁上滚落两行清泪

风吹草长，羊群在梦境中走失

哦，暮色越来越深

在灯火相继熄灭的地方

马齿间的乡村民谣愈加嘹亮

那人，骑着瘦马一路追赶春天

在梦想那边（外一首）
韦联成

自行车

一圈又一圈，一程又一程。好比倔强的老黄牛，自打跨出家门
口，一门心思朝前躬。把我从春驮到秋。
一轮又一轮，一轴又一轴。亦如前后轱辘的大纺车，缠着星

月，裹着尘土，卷着乡愁。
收起有限的光阴，放出无垠的前途。把我自幼年的懵懂，载入

如歌的锦绣。

启蒙

连环画有多少篇幅，童年的晴空，就有多少窗口。
那个世界，给予我云朵、季风、彩虹⋯⋯
那个年代，父亲时常公出。行囊多重，都会买一些小人书。
我家餐桌清贫依旧，书桌上读物却日渐丰厚。
沉浸在微妙的启蒙里，我在书海中尽情畅游。
父亲，仍在远方奔走——
多年后，眼前尽是万水千山铺就的绿洲。

微笑

我在初次生病的小医院，记住了父亲的微笑。
遇见护士点头，碰到医生弯腰；与清洁工照面，他也由衷地微笑。
之前，我额头高烧得像块烙铁，父亲背我，奔波了五公里土道。
多亏入院及时。
一管青霉素，融入我血脉；两滴牵挂泪，悬在他眼角。
病魔终于逃遁。父亲的眉梢，一下子绽开孩子似的微笑。
那一刻，仿佛全世界的病都好了。

熏陶

父亲坚信，书中自有永恒的大爱。
每逢周日，他都带我到新华书店。
观赏秩序井然的购书场面，阅览琳琅满目的封底、封面⋯⋯聆

听他纯正的男低音，将画外之弦，弹拨成硝烟里的泪水，凝眸中的
小山。
置身于书卷的长天，我从童年的纯净，步入少年的梦想；我自

青年的奋发，抵达中年的坦然。
身后的呼唤，早已渐行渐远。

小食品

圆溜溜的光头饼，细嫩嫩的长白糕，被半张黄纸麻溜儿一裹，
被手搓的纸绳巧妙一系，一对“袖珍行李”，像悬在柜台上的杂技。
父亲，小心翼翼揣进布衣。
这两包我梦中都念叨的“小食品”，唤父亲，赶路从星夜到晨曦。

小圆桌

每次返乡，我都专门赶回那间小屋，探望。
你还好。只是桌面中间裂了缝儿，像一条不能合拢的悬崖。
你陪我写了十年诗歌，你陪父亲望了三十年星空。
你最懂我胳膊肘的酸。你知道我与父亲的仰视，没有可比性。

糊窗缝

平时，父亲把剪报攒下来的边角料，全都捋顺，捆系好。
深秋，拿它们糊窗缝。
报纸中精选的篇章，总是久久珍藏；报纸留白的边角，为家人

挡风。

父 爱
贾文华蜜蜂 李陶 摄


